
邓秀新，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一届、十二届、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常委，十二届中央副
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园艺学会第十四届理事会理事长。

主要从事柑橘遗传改良和品种选育研究。将细胞工程、分子标记技术与常规育种有机结
合，提高了柑橘育种效率，培育出多个柑橘新品种，并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应用。曾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奖多项，并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湖北省科技突出贡献奖、美国园
艺学会杰出国际园艺学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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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保群

远光灯的光束撕开黑夜的幕布，高速公路两旁
的路标指示牌快速闪入视野又瞬即隐没。坐在汽车
后座上的邓秀新，此时只有 28岁，他不时向外张望，
那张瘦削的脸上，堆满了惊奇。

“没想到美国这么发达，人家的公路网修得这
么好。”

这是 1989 年 7 月 10 日美国旧金山的凌晨 5 点
多，邓秀新正在赶飞往佛罗里达州的航班。

这位华中农业大学的年轻讲师，出国访学前，刚
取得国内柑橘品种培育的重要突破：首次创建从原
生质体培养到再生植株的全套体系，使我国成为继
以色列和日本之后的世界上第三个获得柑橘原生质
体再生植株的国家。此次远渡重洋，他汇聚了国内
柑橘研究学术圈的所有目光。

来到佛罗里达大学柑橘研究及教育中心，实验
室的研究条件让邓秀新羡慕不已。需要试剂，打个
电话就送过来了。在国内，则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
车到上海、北京买。田野调查带来的震撼更加直
接。这里的柑橘产业规模庞大，车子开了五六个小
时还在种植园里，登上园里的瞭望台，柑橘林一望无
际，遍布佛罗里达中部。采收、包装、贮藏和加工的
自动化程度亦是国内无法比拟。

“访学一年下来，感觉我们与发达国家差距真
挺大。”如今60岁的邓秀新面色红润，双眼有光，提及
这段往事，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也许当时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两国柑橘产业显
而易见的差距将由他改写。

饥饿年代

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邝里洞村的邓秀新，回想
起自己记忆中的童年，没有红，没有绿，草木黄落。

4岁那年，父亲患脑膜炎病故，一年后，一个妹妹
患麻疹过世，母亲一个人拉扯6个孩子。虽然年纪尚
小，但他依稀看到了家里日子的艰难，妹妹嗷嗷待
哺，哥哥和3个姐姐相继辍学回家挣工分养家。

邓秀新说，老人病故，小孩夭折，在那个年代，是
一件掀不起波澜的事。“当时医疗条件不好，麻疹、肺
结核这类疾病，能很快要人命，在我印象里，村里每
年都有人过世，长寿的人不多。”

乡亲们的日常生活黑白分明、粗糙简单。天一
亮，村队长在村口吹哨子集合，布置当天的劳作内
容，大家领了任务，各就各位忙去。村里自然条件不
好，人均耕地不到1亩，能种水稻的都是小块的梯田，
旱地主要种红薯，望天收。

“一天到晚在田地里忙活，就是为了一张嘴，但
还吃不饱。劳动力不多、孩子却不少的家庭，每年都
要‘超支’。”邓秀新补充解释道，“这个‘超支’，指的
是粮食按人口分配，领回来的粮食与挣得的工分一
结算，发现倒欠生产队的钱。全村一半以上家庭都
是这种情况。”

“超支”后怎么还？年终杀猪卖肉后还掉欠款。
稍大一点的孩童，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放

牛。牛是“公家”的，是村集体的重要资产和劳动工
具，分配到每家每户养，不算工分，义务劳动。

放牛回来吃第一顿饭。之后背上书包和午饭去
上学，中午不回家。从10点上到下午5点多，课间吃
凉的午饭。一周 6天课，周日放假也不能闲着，到山
里砍柴回家做燃料。

“全村都烧柴，树砍光了，就挖树根，最后逼到没
啥可挖的时候，非得买煤了。旁边的小煤窑，1块4毛
钱1担（100斤），后来，家家烧煤。”邓秀新用手比划着。

1973 年，邓秀新顺利进入白沙圩人民公社五七
中学念初中。

从家到学校要走7里山路。学生自己带米，学校
用蒸笼统一蒸熟，一格一格码好。自带咸菜。等到
星期六下午回家，又备好下周的米和咸菜。初中、高
中都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我对咸菜特别有感情，一直到现在，早晨
一定都会吃的。”邓秀新说，即便这样俭省，很多家庭
依然支持不了小孩上高中，只能拿红薯做补充，“6天
准备 14 个红薯，计划着吃，有时候 1 个红薯切两半。
兄弟姐妹保证我每天有 7两米吃，她们在家里煮饭，
一锅煮下来大部分都是红薯，只有很少一点米。”

在学校每一个学期可以吃一顿猪肉。“食品站”
把猪肉交给学校伙房做好，每个班级拿洗脸盆去接
回来，之后分到班级小组，最后分给每一个同学。“一
听说今天有肉吃，大家高兴得不得了！”

中学时代的伙食供应和营养状况，让红薯具有了
很高的“战略地位”，“只要有一层土，人们都会种上红
薯”。放假回来，邓秀新也经常拿上红薯秧子下地。

不沾荤腥的日子久了，受不了。于是，他和堂叔
夜晚背上火铳打鸟、打野鸡，半夜三更去抓泥鳅。

“无处可去”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人口基
本不流动，孩子们密密麻麻地就读于“大队部”或者
公社的学校里。每次上学，邓秀新与十几个孩童一
溜结伴而行，课后呼噜噜又一起回村。啥都不怕，就
怕中途下雨。

崭露头角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7 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
键的年份。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人提前听到了时代
车轮转轨的声响。1977年8月的一天，邓秀新的三叔
找上门，告诉他“国家可能要恢复高考了”。

16 岁的邓秀新开始集中精力复习了 1 个月，11
月参加考试。“前面十几年都没高考过，没概念，没参
照物，哪里知道考得好不好，蒙的。我们当时的想法
是，农村连饭都吃不饱，考出去可以吃国家粮。”

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填了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和
湖南农学院（现湖南农业大学），专业选农业机械化，
服从安排。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学农？没得选，也不
懂如何选，我们高考的时候，哪个大学好，哪个大
学排在第几，都不知道。只记得当时国家领导人
提出农业机械化，就选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高
考得了多少分。”

临近春节，家里收到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是
湖南农学院园艺系果树学专业录取通知书。

此时，纯粹的计划经济成长模型下的中国，国家
就像一个大保姆，事无巨细地“照管”着人民的衣食
住行。大学不用交学费，每月粮食定量供应，女生28
斤，男生31斤。

“有钱也买不到米，凭粮票。我们班好几个应届
生，16、17岁，大家都在长身体，饿得不行。女生不存
在减肥，再减就剩骨头了。但是班上还是有几位女
生，把饭票匀一些给男同学。有时候食堂蒸饭的盘
子没放平，有一块饭就很薄，领到这块饭的同学接着
去排队打菜，还没轮到自己，几口就把饭吃完了。”邓
秀新说，这种状况一直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
几年后，终于得到改变。

他大学拿乙等助学金，14.5元一个月。“工人一个
月工资才30块钱，所以我们的钱真不少了。”

在老师的建议下，1982年他考入华中农学院（现
华中农业大学）园艺系果树学专业，跟随我国柑橘学
科奠基人之一、果树学家章文才继续深造，之后一直
念到博士毕业。“读博士的时候每月有 72块钱补贴，
我们老师的工资也就七八十块钱。所以，那个时候
读研究生挺富裕的。”说完，他又笑了起来。

在邓秀新看来，选择柑橘作为研究方向，最初只
是基于感性认识，柑橘是湖南第一大水果，小时候上
山砍柴，经常见到山沟里生长的野橘子。之后意识
到可以帮农民致富，实现巨大的社会价值，于是一头
扎进果树细胞工程技术，硕士期间专攻“柑橘愈伤组
织染色体变异研究”课题，博士期间攻克柑橘原生质
体培养及植株再生技术。

“章老先生交给我们的任务是，通过细胞工程的
办法，把中国的柑橘变成无核品种。这既是基础研

究又从方法学上改变品种，走出了一条世界上别人
没走出的路。”邓秀新说，团队坚持柑橘研究40年来，
这是他最满意的一项科研。

率队攻坚

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了这
一刻，中国经过了漫漫 15年“复关入世”谈判的艰苦
努力。

中国“入世”，机遇与挑战并存。当时，国外柑
橘产能优势明显，而我国柑橘产业短板突出：产量
小、品种少、没有形成商品化的生产基地、上市时
间集中在 9-12 月。遭遇国外“强敌”，可能被完全
击垮。

为了抵抗冲击，邓秀新带领团队做了两件大
事。首先，在原农业部的组织下，组建品种研发和栽
培团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结合政府的宏观布局，
将柑橘新品种在 9 个主产省（区、市）示范推广。第
二，促成基地建设，当时，规划了3条柑橘带增加品种
和供应时间，即以甜橙为主的长江上中游柑橘带，以
脐橙为主的南岭山脉赣南、湘南、桂北柑橘带，以及
以传统柑橘为主的浙江到福建沿海柑橘带。

不到 10年，这番举措大大改变了中国柑橘的格
局。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到产后处理，再到市场营
销，邓秀新团队的研究覆盖了整个产业链条，形成了
完整的产业体系，赣南脐橙等国内名品远销国际市
场。柑橘产业胜利“突围”。

2012 年 3 月，邓秀新团队在全球率先完成甜橙
基因组序列图谱的绘制与分析，破解了甜橙基因

“密码”，研究人员可以锁定甜橙成熟期、色泽、含糖
量、产量、抗病性等农艺性状，培养出更好、更健康

的品种。
如今，柑橘成熟期由原来的 4 个多月拉到 11 个

月，一年四季都有柑橘上市。
“美国人想卖脐橙给我们，我们的脐橙比他好，

他卖不动。现在东南亚的市场基本上也卖的是中
国柑橘。”邓秀新说。

除了实验室，他一年至少有两个月泡在果园，我
国绝大多数种植柑橘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江
西赣州，他去过 50次，一些县的山头几乎跑遍了，从
规划设计、建园到建加工基地，全程参与。

“农业研究，不仅是说要把成果写到祖国大地
上，事实上你必须在大地上，必须在田间地头多转多
看。”邓秀新说，实验室跟田间地头并不矛盾，进生产
基地也是研究的一个环节，他要求学生经常下地采
样，激发他们的研究激情，进而在产业中发现问题。

2008年，他在湖北秭归和江西赣州的果园调研，面
对满树丰产的景象，喜不自禁。可看到果农要么背要么
挑着八九十斤柑橘下山，觉得他们既辛苦又危险。

“我试了一下，挑得起来，但挑着走下山的路，腿
发抖。”邓秀新说，在湖北巴东、秭归，很多果园在水
库旁边，路又陡，一不留神就掉到江里，所以，果园要
机械化，要规划轨道运输体系。

之后，全国各地的柑橘园相继安装了邓秀新
带领的现代农业柑橘产业技术团队研发的轨道运
输系统，既保障了果农的安全，也有效解决了集中
采摘期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难题。

务实之心

“农业是提供食物的行业，解决好吃饭问题是第
一大事，如果饭都吃不饱了，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都

不灵。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挨过饿，知道粮食
的重要、食物的重要，虽然今天不愁吃了，但是年轻
人一定要注意节俭、不要浪费。”被苦难打磨、饥饿缠
身过的邓秀新，在很多场合都提过这样坦率的主张，
一下子讲到人心里去。

长期在一线调研，他也对当前中国农村的一些
现象表示担忧：“农村劳动力越来越老化，到果园去
看，很少有20几岁的人，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未来
靠谁种田种地？应该从各角度考虑，让学农、务农的
这部分人生活得比较体面，这体面的基础，首先是要
能致富。”

“有些人离开这个行业，这是正常的社会选
择。对于留在这个行当的人，不管你有多高的研究
水平和经费，一定要接地气，不要只想着搞高技
术，必须与农业科技、农业管理部门和农业企业结
合，并考虑其经济性。如果投 1 块挣 1 块，那是空
转；如果投 1 块挣 8 毛，那是作秀、是形式主义。当
然，还要注意环保，很多技术可能有效益，但是不一
定环保。”

近年来很多工商资本进军农业，他并不看好。
他觉得这些人多数对农业不了解，盲目行动，以为搞
农业和盖房子差不多，低估了农业生产环境的复杂
程度，所以能挣到钱的人比较少。

有些地方政府也难辞其咎，嚷着搞“运动式”的
农产品加工，以为加工就是粉碎、提纯，理解偏颇。
个别政府官员对他说：“把柑橘做成女同志的面膜
好，抹一抹就能赚大钱”“你这大教授来了，能不能把
我这些果子变成酒？变成 whisky（威士忌）？搞成
XO（一种顶级白兰地）当然最好。”

“粗加工这一步有些人都没有做好，水果不分
拣、不包装，不做基本处理，到了消费者那里，拿到的
是一箱烂果子。”邓秀新说。

对于这些“外行”现象，他分析过原因：现在管农
业的县一级干部，很多都不是学农的，也不愿意去补
课，觉得管农好像低人一等。“现在大量的县，农业依
然是很重要的产业，要客观认识现状，找到真正的问
题，然后跟科技工作者联合起来攻关。”

面对很多地方“炒概念”的风气，一贯作风务实
的他，正面回怼：“你们大数据来大数据去，到了一个
村里面也大数据，我就问了，你们说的大数据，解决
了啥问题？你们连基本的生产数据都没有。种植面
积只有一个拍脑袋的数，种在哪里？什么品种？采
收糖度是多少？能否在上市前，拿出一个预测报
告？……现在只有一个数据，那就是发快递的单号，
但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销售数据。”

“我们要务实地解决问题，一定要把成本降下
来，品质提上去。”邓秀新总结道。

富农之愿

在科研上，邓秀新严谨、坚韧，而与农民相处，他
的状态放松、柔软，一会儿就和别人熟络起来。

“农民的感情是很朴实的，千万不要哄农民，他
信任你，就把你往客屋里面领，屋里的狗看到主人带
人进来，它就摆尾巴。”邓秀新笑着说，“要是主人不
理你，狗就一直冲着你叫。我跟学生开玩笑说，你们
要是技术不行，主人不待见，狗也会追你。”

三峡库区移民时，已是大学副校长的他借宿在
农民家里。同行的人说：“哎呀，您不能住这里，这怎
么住啊？”可他安之若素，“晚上睡得特别香”。

由于他经常和果农们打成一片，很多农民都有
他的电话，遇到事情就会联系他。大家最喜欢问两
类问题：一是种什么品种最挣钱，二是如何防治病
虫害。

有的人会凑上去和他开玩笑：“邓教授，如果您
能发明一种新品种，结出来的不是水果是黄金就好
了”“您能不能给我们弄点枝条，让我家的果子能卖
80块钱一斤”“您给我配点药，一旦果树生病了，喷一
下马上治好”。

深耕柑橘科研几十年，他亲眼见证了柑橘产业
给农民、农村带来的可喜变化，也为农民战天斗地的
劳动精神感叹不已。

“20 年前到赣州农村的果园，农民都是骑单车
来咨询种植技术，单车一溜地放在路边。过了几
年，大家就骑摩托车来了。到了最近，全是开小汽
车。前几年脱贫攻坚收效很好，现在基本上村村通
路、通水。”

他的团队做过调研，在秭归县，如果夫妇俩种20
多亩柑橘，一年能收入 20万元左右。该县一个干部
告诉他，柑橘发展以后，县里的房地产生意火爆，楼
盘一开，一会儿卖完。很多果农提着袋子装着现金，
有一个村直接把一栋楼买了下来。

家乡出了个“柑橘院士”，柑橘产业自然也辐射
到老家的村里，他哥哥种了 100多棵橘子树，现在村
边种满了柑橘。宜章县原来并不兴种柑橘，现在全
县种植面积接近20万亩。

在三峡库区的一些地方，山多地少，为了讨生
活，人们在很陡的坡地上先用石头垒平一小块地，然
后一背篓一背篓往上添泥土，如此一层一层垒，修成
人工梯田。一亩这样的梯田需要 600多个劳动日才
能完成。“远远看去，就像是石头上长出了果树，工程
壮观，非常令人动容！”

遥想过去，故乡当年的样貌在他脑海里已经不
甚清晰，他说，就算去云南一些很偏远的农村，也比
童年时的家乡要好。有一次，他在抖音里看到几个
尼泊尔农村地区的短视频，一下子时间仿佛穿越到
了过去，他指着屏幕对旁边人说道：“我们那个时候
就和他们这样的差不多！”

“您觉得中国未来理想的乡村是什么样的？”记
者问。

“平原地区的粮食生产，农民可以穿着皮鞋劳
动，播种、收割全程机械化，就像城里人上班一样，无
非就是后者在电脑前，农民在有空调的拖拉机里；在
山区和丘陵地区生活的农民，他们在山清水秀、绿树
成林的‘小庄园’里种植经济作物，生产的水果、蔬菜
品质上乘，城里人在办公室打字的时候，果农来到
果园采果、包装、发货。也就是说，市民和农民的劳
动强度、生活起居、卫生、水电基本没啥差别。”邓秀
新说。

希 望 未 来 的 中 国 农 民 可 以 穿 着 皮 鞋 ，
在 有 空 调 的 拖 拉 机 里

或 者 山 清 水 秀 的“ 小 庄 园 ”里 劳 动 ，
市 民 和 农 民 的 生 活 品 质 没 啥 差 别 。

1989年跟美国老师合影。 2004年在赣南给农民讲课。1986年跟导师章文才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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